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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
著名的力学教育家和科学家，清华大学航
天航空学院教授黄克智，因病于2022年12
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黄克智，1927年7月21日出生于江西

南昌。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1952
年于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
任讲师；1955年至1958年在苏联莫斯科大
学进修；1958年回国，参加组建工程力学
数学系工作；1978年担任清华大学教授；
1982年至1998年担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
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
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评议组召集人，国
际断裂学会（ICF）副主席，远东与大洋
洲断裂学会（FEOFS）主席，国际理论与
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理事，国际
材料力学行为学会（ICM）无任所常委。
本文是中科院院士郑泉水教授为缅怀

恩师而作，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读后评语
如下：“泉水老师，您忆黄克智先生一文
的开篇，讲您来清华的来龙去脉，亲切有
味，感人至深，又给清华校史增加了一段
值得永久流传的故事！”

刚过耳顺之年的我，有逾30年的时间

是作为黄克智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何其有

幸。他的做人做事风格对我影响至深，是

我的人生楷模和指路明灯。先生虽已驾鹤

西去，但精神光芒永存。我在此追忆先

记恩师黄克智先生育我的二三事
○郑泉水（教）

生与我的二三事，以纪念他对我人生的影

响，深切缅怀他伟大的人格，永久激励自

己并启迪更多后人继承他的精神。

甘为人梯，不拘一格举荐人才

先生是做出举世公认的学术成果的

科学家，也是师生心目中真正的“大先

生”。而先生多次不拘一格对我进行提

携，深刻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使我受益

终生。

我与先生的结缘，最早要追溯到1985

年。当时，我从江西工学院本科毕业后已

留校任教3年，工程力学团队代表学校申

报首个硕士点，先生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力学学科评议组负责人。先生和时任评

议组秘书的杨卫教授（也是先生之前的研

究生）在审阅申请材料的时候第一次注意

到了我。1986年，先生和杨卫师兄共同举

荐我破格晋升为江西工学院副教授；1987

年7月，我有幸成为江西省最年轻的副教

授。随即，我作为江西工学院代表之一，

参加了由黄克智先生、唐立民先生和杨卫

师兄主讲，在江西庐山举办的一次力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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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先生和杨卫。

我听了他们的多场讲座，对两位的学识十

分敬佩。于是我向先生提出可否跟着他读

博。先生当即应承，但建议我不必再专门

花时间去读博，直接申请就好。随后，他

立即着手为我向清华大学申请当时刚刚开

始试行的在职博士，并指导我按清华博士

学位论文的要求，将之前的研究成果整理

提升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底，我

顺利通过了资格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得了

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了清华大学第一

位外校来的没有本校在读经历，而经资

格考试和论文答辩直接被授予博士学位

的人。

1990年，凭借自身的研究成果、先生

等人的大力举荐，以及力学界一批长辈、

知名学者的大力支持，我荣获了首届中国

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全国共4位）和第

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共100位），

在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中脱颖而出。

拿到博士学位后，我马不停蹄踏上了

前往英、法、德三国为期三年半的访问研

究之旅，在本构方程张量函数统一不变性

表示理论方面取得了全球公认的决定性进

展，结果成为创建和构筑现代力学学科的

关键基础之一。1992年底，当先生得知我

正在考虑回国还是继续游学时，他多方努

力，使得我迅速决定回国服务，并于1993

年5月携全家成为清华人。为了解除我的

后顾之忧，他克服了多项不可想象的困

难，包括直接帮我认证为清华教授（时年

32岁，成为清华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在清华大学从头开始构建我的档案（原单

位不放档案）、帮我解决非独生子女入学

问题以及其他入职落户可能遭遇的困难，

等等。直到2005年，我才从学校对先生的

一篇采访报道中得知，早在1991年，在当

时由于历史原因，学校内部有大批老教师

没有晋升教授、论资排辈严重的情况下，

先生向学校建议将年轻教师和老教师分成

两队晋升，由此促进了全校设立破格晋升

制度，为清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4年，先生时任中国力学学科旗舰

学术刊物《力学学报》和Acta Mechanica 
Sinica主编，力荐我成为常务编委之一，

是编委中最年轻者，这使得我一举站上

了与全国力学界大咖“同台演出”、展示

才识的“最高平台”。日后的发展一再证

明，这一提携对于我这个来自不知名小

地方的“小娃娃”的快速成长，有多么的

重要！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黄先生对

年轻人不问出身、不拘一格地发掘，尽心

尽力地培养和提携，是“大先生”崇高风

范最生动的诠释。先生对我的种种付出与

照顾，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教育观念和行

为，令我时刻不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破

格举荐青年才俊。等我自己多年后亲身承

担起一些改革和举荐的推进工作时，才切

身体会到先生当年多么不易，也尤为感佩

他的付出和魄力。

20 世纪末，清华固体力学专业破坏理论老

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左起：杨卫、黄克智、

余寿文、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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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严谨，堪为学术领路人

我虽然很遗憾未得到先生对常规博士

生的全程指导，但有幸以他亲密同事和弟

子的双重身份，30年间通过他身体力行对我

的潜移默化，得到了他的若干“真传”。

记得我在担任《力学学报》和Acta 
Mechanica Sinica常务编委期间，先生作

为主编创建了每月全体常务编委当面集体

审稿制度。这项创新的制度，为加快审稿

速度、提升审稿质量等，起到了关键作

用，使得两刊在全国乃至全球力学界的学

术声誉有了飞跃性提高。在集体审稿会

上，面对所有副主编和常务编委，不论年

资长幼，先生都是直截了当、尖锐深刻地

提出问题。他崇尚科学、专注问题本身，

我们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多年后，当

我出任中国固体力学旗舰学术双刊《固

体力学学报》和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2007–11），以及力学旗舰学术双

刊《力学学报》和Acta Mechanica Sinica
（2011–15）主编时，也大力推进了多项

创新举措，聚焦问题、不拘情面，推动四

刊迈上了新台阶，算是没有辜负先生的教

诲和力学界同仁的托付。

先生另一项让我想学习却没有完全学

到手的珍贵特质是他的舍得与专注，是他

能保持终身学习并不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的精神和态度。由于受“文革”和“文

革”后中国急剧追赶发展的影响，先生立

足国家发展需要，紧跟国际先进水平，在

50岁前专注于板壳力学的研究，50岁后专

研断裂力学，60岁潜心探索智能材料相变

力学，70岁开拓应变梯度塑形理论，75岁

开始纳米管力学性能的研究，85岁进军页

岩油气开采本构与断裂力学。在每一个领

域，他都做到了“舍得”与“聚焦”。通

过全力以赴，通过自身的自律和天赋，他

在“极短”的时间内冲刺到世界前列，做

到极致。与先生相比，我没有达到他那种

程度的专注和自律，这是我需要不断警醒

自己、修炼自我之处。但可告慰先生的

是，在时代的不同机遇和使命下，得益于

先生的鼎力支持，我做到了更长的坚持

（二十年磨一剑）和更深的原创。

力排众议，支持改革推创新

自1993年和先生成为同一个教研室的

同事，转眼间，近30年过去了。记忆中，

先生似乎从未主动要求我做什么，而每次

向他汇报工作，我从他那里得到的都是倾

听、尊重和支持。师母陈佩英倒是每次

都会提一些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充满善意的

建议。

我最早深刻关注到教育问题是在2002

年，当时系里一名大三的学生告诉我，他

感觉整个班里可能就他一人对做学术还有

些兴趣。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向先生

表达了拟毛遂自荐担任固体力学研究所所

长，以期推动固体力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

改革的想法。先生爽快应允并大力支持，

其间帮助我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之后

的两年时间内，他又协助我组织全所40多

位老师每周进行教改深入研讨，并一次不

落地全程参与。2004年，我感到改革使命

基本完成，遂坚决辞去了所长之职不再续

任，回归心属的学术。从2002年开始，结

构超滑技术发展陷入了难以忍受的困境，

我必须花费更多心力在学术研究领域。然

而，到2007年，院里90余名本该毕业的学

生中有十几人未获得毕业证，这一情况再

次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历经三个月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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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2008年，我向时任主要校领导建议设

立一个“创新型人才培养特区”，也就是

现在的钱学森力学班（“钱班”）。先生

再次亲自出马，与余寿文老师、过增元

院士和我一起，与校领导沟通，最终促

成了钱班的设立。之后，先生又与美国

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的John 

H u t c h i n s o n教授共同担任钱班首届顾

问委员会的主席，直到钱班一步步发展

起来。

其实，我和一帮志同道合者做创新教

育和源头创新，在起步和早期阶段遇到过

不少争议和非议，中间遭遇多次“死亡之

谷”。如2005年，我第一次参加院士推

选。落选后，周边不少好朋友、好同事都

力劝我先把其他事情放一边，专心做好参

选院士这件事。我跟先生讲，院士的头衔

固然重要，但是眼下如何尽快让钱班和结

构超滑取得决定性突破，更为紧迫，机不

可失，我更愿意把时间聚焦于这两件事，

而不是分散精力。先生听完后告诉我：既

然你如此认定，我会坚定支持。这种支

持，在钱班发展过程中遇到困扰，先生主

动提出帮助解决时看得到；在我最初成立

清华大学微纳米力学与多学科交叉创新中

心，专注的结构超滑技术研究不被看好，

先生出面担任中心顾问时看得到；在我于

母校（由江西工学院等合并而成的南昌大

学）创办了高等研究院，先生本不在外兼

职，却愿意做研究院的兼职顾问时看得

到……是先生和师母共同的信任和坚定不

移的倾力支持，给了我一路克服难关、奋

勇前进的动力和勇气。

如今回过头看，我愈发深刻地体会

到，先生不求名、不求利，以赤诚奉献之

心选拔和培育人才，彰显的是人才培养的

真谛。他懂得放手，不直接对你提要求、

不过多“指点”，而当你有需求的时候，

他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给予你无私的支

持。钱班和深圳零一学院的核心理念是：

帮助每一位学生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做造

福人类、改变世界的事，创造环境、全力

以赴地支持学生去追求梦想，这一点是我

从先生身上学到的。我自己是这种教育模

式和理念的受益者，也希望身体力行地把

这种精神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下去，让更多

人受益。

得知黄先生仙逝的消息，我十分悲

痛，30余载的点滴过往历历在目，先生的

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先生的谆谆教诲还在

耳畔，我与他却从此再不能相见。受教于

先生门墙之内，令我终生受益；先生的恩

情令我终生难忘；先生的风范令我终生敬

仰；先生是我一生的贵人。谨以此文献给

先生，以表达我对他的缅怀和感激之情。

先生虽已离我远去，他的精神却永存于我

心间，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催我奋力前

行。今后，我唯有用心把事做好，以告慰

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2022年12月10日于清华园

2019 年，钱学森力学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

为黄克智院士颁发卓越贡献奖。左起：郑泉水

教授、黄克智院士、时任校党委书记陈旭


